高中毕业致辞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上午好!今天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
这是我校风云开张后的第一届国际高中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具有特别的意义。它首先让我唤起三年前的记忆，三年前，你们走进这个美轮美奂的校园，我也正式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和老师，走过的这三年，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如今，你们20名同学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全部考进了世界前一百位的名校，书写了一部热血青春的个人传奇，你们如此令人惊喜，令人敬重!我想自豪地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同路人，是一道用燃烧的激情创榛辟莽开启学校美好明天的名副其实的创业者，是这所学校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的缔造者!让我们为自己击掌喝彩!x国际如果有百年未来，一定会把你和我，你们和我们，把所有的“开山祖师”都载入史册!
这个特别的毕业典礼还让我想起了自己40年前参加的高中毕业典礼，刚过去的星期天我还特地赶回南通参加了中学毕业四十年的聚会。毕业的那年是1976年，恰逢十年宣告结束，终结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当然令我们尤其是我这个从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的苦命孩子欣喜若狂，但不幸的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中小学生活恰好与十年同行，就样的荒废永远无法弥补。你们的人生根基是在一个相对和平与丰赡的时代，尤其是我们这样倡导自由教育的学校环境里度过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在极度匮乏、充满恐惧并以愚昧的疯狂为荣耀的时代度过的;你们毕业后将跨海留洋，接受世界名校的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博雅之士，我们毕业后则上山下乡，接受变相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成为新一代的“插队知青”，试想，这样的差别何止霄壤?我真羡慕你们，如果你们在结束四十年的这个特殊年份了解我们经历的这段历史，是不是一定会更加珍惜人生如此美好的境遇?
你们即将毕业，我该说些什么?
我希望，你们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走出国门，远赴重洋，究竟是为了什么?19世纪下半叶(1872～1875年)，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留美幼童”的身影，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他们去为了什么?大家可以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从中寻求答案。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份历史遗产的意蕴仍然值得我们咀嚼。诸位出国，申请的大学专业各不相同，自然要研习、探索、掌握各自专业的学术与技术，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应当是去真切感受、领悟蕴含在这些学术与技术后面、造就这些国家强大乃至伟大的海洋文明真谛，汲取有容乃大的海洋精神，培育渊博深邃、刚健进取、自由奔放的“海洋型人格”!记住我们的校歌歌词：“云帆沧海，长风破浪，一飞冲天，圆梦蔚蓝向往”，它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内涵!
我希望，你们在海外求学很快融入那所大学的学生文化、大学文化共同体中去，在那里培育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应当建立的崇高信仰、远大抱负、公民德性、真挚友谊、纯美爱情、健康人格和生活能力;我还希望，你们在学习、汲取异国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积极传播我们国家的伟大文化传统，甚至是我们学校正在从事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探索和与众不同的成就，并且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乃至争端的文化语境里寻求共处规则、共同话语、共生理想与共和境界，做一个理性的和平使者和大国公民!
距离别的时刻已不再遥远，我将目送每个同学的离开，不要多久，你们就会远赴重洋，开启新的人生。从此，我们或许就海天相隔，不知道是否还有重逢的机会，此刻的思绪万千和依依不舍难以名状，最后，请允许我以今晨专门为你们创作的一首小诗《目送》，表达一份特别的爱：
我面朝大海
目送你远赴重洋
挥手之间
已是地角天涯
风浪撕碎浮云和落日的倒影
把离愁和思念击沉在海底
在暗礁驻留随潜流漂移
或许有朝一日
突然浮现在我老花呆滞的眼前
我什么也不能送你
倾诉与嘱托泪水与海水
海誓山盟哪怕价值连城的珠宝
都会枯萎会化为灰烬
我只以纯真得不能再纯真的神情
目送你远赴重洋
目光如炬点亮航船的灯盏泊岸的灯盏
点亮天堂的灯盏
目送你登上群山之巅
谢谢!
